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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晓敏

铜板也叫铜钿，是铜元的俗称，因
为与铜钱不同，中间无方孔，故称之为
铜板。铜板的形状很像现在一元钱的硬
币，开始发行于清末，在历史上只短短
使用了三十多年，退出流通时，大都被
收回销焙，散落民间的为数不多。
我小时候，铜板是较为“贵重”的

玩具，“家底”不丰的孩子一般玩不起铜
板。因此，我很羡慕“有钱”的孩子，
要是看到他们玩铜板游戏，就主动跟其
屁股后面一起呐喊凑热闹，玩得酣畅时
常常还忘了回家吃饭。
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外婆与别人

讲起，她年轻时买东西曾使用过铜板。
我随即缠着一贯宠爱我的外婆，让她想
办法也给我弄一枚铜板玩玩。于是，她
翻箱倒柜，找到一枚民国时期发行的黄
铜板。我如获至宝，急不可待地与同龄
小孩玩起了时髦的铜板游戏：滚铜板。
滚铜板可以由多人参与，但通常两

个孩子一起玩比较方便。我身为“平民
一族”，在滚铜板之前会与对方约定，只
以柿瓤、烟壳、糖纸为“下注”物，绝
不直接拿铜板来“赌”输赢。
那时候，农村几乎没有水泥地，铜

板在高低不平的石头路面上跳着滚过
去，虽然发出很好听的“叮叮”响，像
敲打编钟那样美妙动听，但滚向不定，
难以掌控，而且铜板边缘容易碰伤，外
形萎缩变小，搞得很难看，所以我大都
选择平整的泥土地来滚铜板。滚铜板时
要找来两块青砖，一块垫底，另一块搁
在上面搭成一个斜坡，并在前方大约5
米远的地上划一道终点线，再通过石头
剪刀布猜手势确定猜输者为先滚方。
先滚方将铜板立在一只手的食指

上，两侧由拇指和中指夹住，屈膝躬
身，动作与打保龄球有点相似。当手臂
向前甩开时，铜板脱手落到青砖上就
“噔”的一声朝前方快速滚去。接着，后
滚方也以同样方法滚出铜板。然后，双
方共同上前判定铜板滚出的距离。如没
有异议，滚得较远的一方就获得了“合
铜板”的权利，但必须两脚并拢站在他
自己那枚铜板的旁边，才可以俯首捡起

瞄准对方的铜板丢过去。如果丢去的铜
板有一部分盖住对方的铜板，就视为
“合牢”，也就赢得了这盘比赛。
滚铜板是一项除了比技术、比经

验，还要比智慧的民间游戏。假如先滚
方滚出的铜板停在离终点线很近的位
置，那对后滚方来说就是个不小的挑
战。此时，后滚方必须沉着应对，要根
据对方铜板与终点线的距离大小和周边
的地形特征，采取相应的策略和办法来
滚铜板。如果有机会赢得，就尽量争
取，希望自己的铜板不急不缓正好滚到
对方铜板的前面停下。当然，弄不好就
会事与愿违，反而落在对方后面，那就
惨了！
铜板是不能滚出线的，要是发力过

大越过了终点线，按规定就得把“合铜
板”的权力拱手送给对方，这样也将面
临被“吃掉”的可能。决策要视情而
定，有时，主动放弃才是明智的选择。
比如：后滚方特地斜着滚，让铜板滚偏
方向；或者只需稍稍发力，让铜板停落
在青砖的附近，这样两者之间的距离就
会拉开很远，对方即使身手不凡，描得
很准，丢过去砸到了铜板，也就发出一
声清脆悦耳的撞击声罢了，因为铜板发
生强烈碰撞后肯定会弹开的，根本无法
“合牢”。
有一次，我到邻居孩子家窜门，看

到一本薄薄的旧书，觉得里面的故事很
有意思，蛮有文化品味，而他不以为
然。我就以商量的口气提出与他滚几盘
铜板：要是我输了拿一粒柿瓤给他，要
是他输了就拆一页书上的纸给我。他欣
然同意，并准备撕拆书本。我见状连忙
叫停，要求先“记账”，到时候再一起
“结算”。于是，我格外用心，经过很多
盘的竞技，折腾了老半天以后，才把这
本书一张不缺地赢了过来。
有段时间，我被寄养在外，经常跟

随年龄稍大于我的东家孩子去附近玩
耍。端午节期间的一天，正逢大雨过
后，东家孩子在一间旧房子的地基里干
活时无意中刨出一只小陶罐，随即大呼
起来。我赶了过去，见里面装有几枚锈
迹斑斑的铜板，虽然看不清图文，但我
还是兴奋不已，就趁机跟他套近乎要来

一枚。我先用小石片轻轻打磨，再用指
甲抠刮，除锈之后，上面才露出“光绪
元宝”几个字，原来是枚大清的紫铜板。
这两枚铜板给我的童年生活都带来

了不少乐趣，也使我玩得很有面子。然
而，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保管不善，它
们都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令我大为惋惜！
我上了一定年纪之后，骨子里对铜

板还有挥之不去的喜爱，每次去古玩市
场溜达时，总会被那里的铜板所吸引，
也常常经不起诱惑，淘来几枚带回家收
藏。这些铜板虽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可
言，只是古董收藏中的小儿科，但它们
能勾起我童年的回忆，让我怀念那个淳
朴、简单的时代。此外，品相完好的铜
板还是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前些日子，我去看望母亲，在她的

住处吃完晚饭之后，她拿出一个蓝底白
花的小布包递了过来。我打开一看，却
是一个发黄的小纸包，再打开小纸包，
竟然是两块很旧的铜板。我拿起仔细一
看，铜板的边沿很粗糙，而且鼓起一个
厚厚的圈。作为“玩家”，我看得出这是
在地上滚过很长时间才形成的，我越看
越熟悉。母亲见我凝神琢磨，便在旁边
轻轻地告诉我，这就是你小时候玩过的
铜板呀！
原来，我小时候所玩的铜板并没有

丢到外面，而是落在了家里。那个年
前，母亲打扫房间，挪开大衣柜时，让
她捡到了。当时她曾想立即还给我，但
考虑到我太贪玩会影响读书，就悄悄把
它们收拾好。时光流逝，我长大后，母
亲也忘了这件事。这两枚铜板一放就是
四十个春秋。
不久前，母亲在清理杂物时，居然

又发现了这两枚铜板。起先她不以为
然，当她得知我一直还有铜板这个情结
时，就重新包裹好转放到床头柜的抽屉
里，等待“物归原主”。见到它们，我像
见到了失散长远的老朋友，惊喜万分，
感慨不已。
两枚铜板满身伤痕，记录了沧桑岁

月，也真实地记录了我少年时期的游戏
经历。它们现在看来很不起眼，但我仍
然视其为珍宝，妥善收藏。

■卢小宇

我坐在乐清南大街肯德基餐厅靠玻
璃墙的位置上看新一期的《小说月报》，
桌子上的速溶咖啡渐渐凉了。偶尔从字
里行间抬起头来看看玻璃墙外的街景，
街上和所有平庸的日子一样车来车往，
人来人往，作为背景的楼房和天空有些
陈旧，有些灰蒙蒙，没什么可看的。但就
在玻璃墙外的人行道上，一位乞丐模样
的大约七八岁的小女孩吸引了我的目
光。
乞丐模样的向你伸手讨钱的小孩我

见得太多了，谁都知道，那些貌似天生残
疾或者乞丐二代的孩子，绝大部分是被
拐卖的原本健康的孩子，生活在父母亲
爱的怀抱和阳光温暖的天堂，是被一双
黑暗肮脏的手攫住，攫进一个黑暗悲惨
的人间地狱，被人为地折断胳膊、大腿或
者砍掉了手，血淋淋地成为一个骗取同
情的工具，在街头无声地审视着我们的
同情心和理智，而他们究竟过着怎样的
生活？所有善良的人都不会去残忍地推
想。
虽然有时候不免在施舍不施舍一块

钱的踌躇中会深入想象小乞丐的背景是
不是被拐卖的孩子，不免有想到她们的
背后是不是有罪恶的黑手，施舍等于助
纣为虐的愤慨，但是对于街头随处可见
的小乞丐，我慢慢变成熟视无睹的麻木。

而这个小乞丐吸引我阅读小说的目
光，在于她的嘴巴可以随着后仰的脑袋
咬住自己的脚尖，把自己的身体卷成了
一个圆形的圈，两只手向下撑住一个铁
盘，转盘安在一个可以旋转的轴上，这样
就可以使得身体像一个风车一样转动，
这个下午，这个由一位六七岁小女孩疲
惫忧伤的身体弯曲成的风车就这样不停
地旋转，不停地旋转，成为平庸的街头比
较有趣的一幕。
无趣的生活里是从来不缺少看热闹

的人，这个下午，从肯德基门口走过的人
大多数会停下来看小女孩有趣的表演，
看热闹的人多的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
站成一个圆圈，有的人看够了走了，让圆
圈暂时缺了个口，就会随即有新的人加
入把缺口补上。
等人数比较多的时候，小女孩会暂

时停止表演，把脚放下来，由圆变成一条
线，这条线走到圆圈前面伸手讨钱，圆圈
迅速地分解成许多个点，无声地说笑着
意犹未尽地走开了。
穿过玻璃墙，我看到小乞丐的手似

乎还是空空的，而她佝偻的背影在这个
貌似和谐的社会显得很不和谐，大概是
长期的把自己卷成圆圈的结果。
这一次，我很有一种给一个小乞丐

送去几块钱的冲动，施舍也好，助纣为虐
也好，但是我坐在位置上一动不动，似乎
是没了力气，在这个下午。

■魏增谊

半个世纪前，我被应征入伍。
经过一个月新兵连集训后，团卫生

队分配到新兵五名，我被安排队部当文
书，还有其他四名新兵，暂安排当见习护
士。
二个月后，团里向各连队选拔26名

当年入伍的新兵（包括卫生队的四名新
兵）组成卫生员培训班，那时选拔到卫生
员培训班的学员，文化程度小学毕业就
算是“高学历”，不像地方卫生学校招收
录取初中毕业生，学习期满三年，才能当
护士。可当时陆军服役期三年，出于服役
期及战备的需要，卫生员只能安排半年
的培训期。
卫生员的培训参照当时卫生员培训

教材，应时施教，如学习一些初级生理解
剖，上百种西药知识，连队常见病的防治
知识及小伤的一般处置，百来个针炙穴
位常识及防原子化学武器粗浅防护知识
等等。
在此培训期间，卫生队老文书提干

后未调走，队领导对我说：“小魏，这段期
间，老文书还在位，你可参加卫生员培训
班学习，学点知识，对你以后总会有好处
的。”于是，我做为插班生参加了卫生员
培训班。培训班半年结束后，老文书上调
走了，我便回到文书的岗位，原卫生队参
加培训的四名，被安排到内、外科当护
士，其余都回原连队担任卫生员。
说起男护士，只限于团级卫生队，师

级和军分区医院均配备女护士。
卫生队加上新培训的共有13名护

士，根据工作的实际，定期由军医和护士
班长组织辅导，继续培训进行临床技能
操作。为了提高护理知识，适应日常工
作，只能边学习、边实习，由老护士手把
手地带。一天三班轮流转。
卫生队的病房是新盖的二幢二层大

楼，约有80来张病床，分内、外科，配有
手术室、化验室、x光室和西药房。平时
收治一般内科病员，外科能开展下腹部
手术及创伤处理，重的需转军分区医院。
说起护士，其实是护士、护理员、陪

人和清洁工四件事併在一起干。
对有的一时不能生活自理的病员，

护士还要替他喂饭，能走的病人到病员
食堂就餐，不能走的由食堂将饭菜等送
到床头。
护士对内科病员，一天二次量体温、

测脉搏、测血压、按医嘱到药房取药，一
天三次将内服药送到床头。
对外科病员，事情多点，除内科的常

规护理外，还有术前皮肤准备，特别是手
术后的24小时内，需密切观察监测，24
小时后扶病员起来走动，促使肠蠕动，防
止粘连。对一些怕痛和不理解的病员，还
要做思想工作，讲清道理，使其主动配
合，住院治疗期间还要帮助一些病员翻
身、擦身、洗足等等，讲解术后注意事宜。

一旦发现异常，及时报告值班军医。
当班护士每天还要一次拖病房地

面，整理卫生，一周一次有副班护士擦门
窗玻璃，一天到晚确实忙得够累。
当然灌肠、导尿这些活都是护士的

事，有的病人不能起床，还要帮助他大小
便，绝不能怕脏、怕臭、怕累。
夜间提着马蹄灯，蹑手蹑脚地定时

巡视病房，因为当时我们驻地还没有电，
平时用电由兄弟部队雷达站送的，下半
夜如没有手术，照明只能用煤油灯。
再说当时没有空调和电风扇，夏天

只靠扇子，冬天值班用橡皮热水袋，外加
棉大衣取暖。
因为我们都在一个食堂用餐，干部、

战士聚在一起有话有笑，和睦可亲，有什
么话，一旦说出口便很快传开了。
我记得一个夏天，天气特别热，晚上

室内气温达到40度以上，几个护士热得
实在难以入睡，便想出了馊主意，拿来毛
巾打湿，铺在草席上，这样才勉强合上
眼，一觉醒来，湿毛巾和草席又干了。
还有一次，一个刚入伍的护士小陈，

有一天轮到他值夜班，医嘱上写明，13
床术后晚上要替他洗脚，可一个刚从城
市出来的19岁小伙子，难以接受，便说，
在家我睡觉前的脚都是我妈替我洗的，
这我不干。护士班长知道后，便立即过来
找他谈心，苦口婆心地说：我们部队当护
士不比地方。住在这里的病员是我们的
阶级兄弟，是战友，他住院替他洗脚，是
我们份内事，救死扶伤是白衣天使光荣
意义的所在，我们要维护白衣天使的光
辉形象，班长接着说：“好吧！今天13床
的脚我替他洗，你不会站在旁边看，以后
碰到这样的事，你可得自己来。”
小陈护士低着头感动地说，班长那

不行，13床的脚还是我来洗，你站在旁
边指导就行了。护士班长站在旁边指导
说：洗脚的水温约在40℃度左右，有经
验的护士用手测试不差上下，通过一段
时间摸索你也会觉悟出。水位要满过脚
背，脚在汤里要浸泡10-15分钟，有句话
说得好，晚上洗洗脚，好比吃补药，所以
每位伤病员每晚睡前都要洗脚，以促进
血液的循环。小陈护士默默地听着，便
说：班长，我记住了。他愉快地完成了这
次洗脚任务，从此以后他工作勤勤恳恳，
虚心学习，出色地完成了本职工作，年内
被评为“五好战士”。
就这样当护士，一年365天，没有假

日，一天三班轮流，逢年过节离不开工作
岗位，为伤病员无怨无悔，辛勤付出。三
年服役期满，好多护士申请留队，舍不得
离开这个光荣神圣的职业，他们一干就
是五、六年。
我在队部当文书，工作比较轻松，空

闲时间多，不比护士工作繁忙，所以他们
一有空，就跑过来跟我聊聊，出于工作本
能，我不随便把他们说的话泄漏出来。这
些事情，如今我记忆犹新。

■太阳树

这次到延安有限的几次外出，都是
坐出租车。因为人生地不熟，坐车相对
方便些。我发现延安的出租车和别的城
市完全不一样，在延安坐出租车，乘客
全被拼车了，出租车司机只要有空位就
停车拼客，这在全中国也许是独一无二
的。说得直接一点，在延安打的其实就
是上公共小巴士，但每个乘客付的钱，
还是按个人乘车的价格计算。
我对于这种现象很不习惯，后来我

终于寻找出乘客为什么被拼车的原因，
首先要归结于延安的地理环境，或者说
交通道路方向。延安的城市主干道基本
上是沿着延河或南川河走向，或者沿着
某一个沟峪延伸。它是一个由带状结构
组成的小城，三山夹两河，城市整个的
建筑物也就在东西或南北的几条狭长沟
峪里，所以人流也就这样走向，要么东
要么西，或者转到另一个沟峪里要么西
要么南。自然环境的逼仄，在这样的空
间里，道路及城市发展十分困难。有限
的街面依山而建，大街、建筑物之后便
是山，而且这些山全都是黄泥土，山坡
松松垮垮的，遇到雨水就是流失，更不

可能在上面盖房子，某些坡地也只能挖
几孔窑洞。
因此，延安的出租车只要往一个方

向走，就有许多人上车或下车，一个人
是这样开五个人也是这样开，出租车自
然而然成了公共小巴士。从某种角度
看，交通资源就这样自然被整合，的确
很环保，但乘客个人的合法利益在哪
里？既然是这样的道路环境，延安有关
部门为什么不大力发展共公小巴士，让
更多的人更方便？
其次，延安城市人口密度高得吓

人。有一个资料表明现在延安城区人口
有50多万了，而城区面积只有36平方公
里，延安的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
1.4万，不算不知道，算一算真是吓一
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通俗解释，北
京王府井大街也没有延安街上的人多！
问题是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延安
乡下的、县里的人还源源不断涌进来。
我不知道，延安城在抗战的时候有多少
人？现在的延安人口肯定是当年的几十
倍甚至几百倍，而延安还是那个延安。
难怪我们到了这里，第一个感觉就是人
挤人。人多了打车的人自然也多，而且
坐出租车以本地人为主。

当年的红色圣地，现在则是红色旅
游胜地，许多人来到这里，就是要寻找
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但延安许多旧街
区已经消失了，都被最近兴建的建筑物
替代了，抗战时期延安的原貌几乎无从
寻觅。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延安的城
市规划在起步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走出宝
塔山、清凉山和凤凰山的沟峪。现在的
延安，早已不是当年的延安了，宝塔依
然耸立，但高楼大厦已经将仰望宝塔的
视线给遮蔽了，要找一个最佳角度看宝
塔似乎是一种奢望。
那天，我只是在无意之中走进了清

凉山脚下的中国新闻纪念馆，在该纪念
馆的三楼阳台放眼望去，宝塔山及宝塔
一览无遗。宝塔是延安的象征，当年在
延安，我想无论在哪个街角或者哪条道
路上，人们一仰头就能看得见心中的
塔，在延安宝塔如同太阳一样永远与人
如影相随。我们来到延安第一个目的就
是要看宝塔，就是要追寻半个多世纪前
的延安精神和延安风貌。因为，延安是
一种象征，更是一种力量，而这种精神
和力量，也只有从现存的宝塔和延河上
才能深切感受。

拼客的出租车及其它

街头即景

滚铜板

军营里男护士

■施丽琴

此岸与彼岸，来回的水，一次次被看管
而我只在乎心灵的释放。让海兽抱成一团
回到大海
面对人间疾苦，我坐着祈求，站着也要祈求
身体里的盐发出光亮
水花，波纹。细小如暗夜的星辰
被囚禁的日子已褪去黑斑
游走于两岸之间，听到大地从容的声音
我像一个安顿灵魂的提琴师
奏出山涧清泉
拉出风中的鹭鸶。这多像复活节来到眼前
救赎一滴水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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